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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的时候芦花还没有开，周遭密匝
匝全是芦苇。其间除了稀稀拉拉的几棵
树，再难看到别的植物，天地间几乎全是
芦苇铺陈的一色新绿。在这些芦苇间不规
则地分布着大小不一、深浅各异的水塘，
仿佛嵌在芦苇丛中一颗颗的蓝宝石，又似
很多只清澈的眼睛，在深情地凝望着头上
这方天空。

自然万物有其自身的规律，湿地也在
遵从着自己的法则。这里的一切无不呈现

着一种大咧咧的姿态，像水塘，像芦苇，
以及湿地里那些常住民，比如野鸭、斑头雁、
白鹳，还有高贵的天鹅们，它们以主人翁的
姿态各自据守着领地，悠然地生长繁衍。

芦苇正在疯长，绿得郁郁葱葱。在行
走中，我意外见到十几支提前开放的芦
花，它们于芦苇之上高高摇曳，使湿地在
厚重中增添了一份灵动与妩媚。这些密密
匝匝的芦苇在湿地里盘根错节，没有给其
它植物留下更多的生长空间。它们是这里
的“统治者”，左右湿地四季的衰与荣。

湿地居民还有水上飞禽，还有兔子老
鼠等小型食草动物，偶尔也可见狐狸出
没。飞禽们相对其他动物来说，胆子要大
一些。它们见惯了前来旅游的客人，无论
人来人往，它们都坦然过着自己的生活。

最吸引我的是天鹅。它们集结在水的
一端，通过相机长焦镜头，可以清晰地看
到它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节。有三五只天鹅
在水中闲适地漫游，没有水上芭蕾，没有
追逐，没有嬉戏与争斗。旁边是一群斑头
雁很有秩序地列队在水中缓行。雁队外，
约半米处有几只麻鸭，不知是雁队的追随
者还是秩序的维护者，它们此时正与雁队

以相同的速度同向而游。一只美丽的斑头
雁从浮桥下钻出来，或许是前方雁队的落
伍者，它以极快的速度向雁队游去。因为
它是离我最近的水禽，我冲它喊了一声，
它停下来，回过头，我抓住时机快速按下
了连拍快门。在电脑上查看照片时，我惊
喜地发现，这只雁居然在看我，它的目光
那么专注，甚至充满温情。

中午返回的时候，我们乘坐的大巴车
在那十几支雪一样洁白蓬松的芦花前再一
次停了下来。天空很蓝，几缕淡淡的白云
若有若无地在半空中漂浮。蓝天、白云、
黄河在远处组成了一块阔大的色彩艳丽的
幕布，将眼前这十几支窈窕的芦花衬映得
更加迷人。

我曾尝试赋予我的思绪以色彩，但始
终无法把人的灵魂与一种事物或颜色相对
应。见了芦花，我发现，人的灵魂与芦花
仿佛，若有若无地飘飞，有着芦花般的姿
彩与风致。

站在黄河入海口，嗅着黄河的气息，
静静感受着海风，看蓝天白云流动，看芦
花摇曳，看水世界鸟儿们自由徜徉，我感
受着大自然在这里演绎的和谐与静美。

神东救护消防大队布尔台中队副中队
长屈宝柱坐在我们面前时，略显拘谨。他
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中年汉子，穿一身迷彩
战斗服，留着寸头，腰身笔挺，身板结
实，脚上一双登山鞋泥浆斑斑，仿佛刚从
井下上来。他个头虽然不高，但显得精悍
壮实，看上去就是一个训练有素、深怀绝
技的老兵。实际上，转业军人屈宝柱眼下
从事的职业，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

这是一个经常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更
是一个挽救生命于危难之中、创造生命奇迹
的人。屈宝柱所供职的救护消防大队属于神
华神东煤炭集团，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中心认可的一支国家级矿山救援队，这
样的单位全国只有 38 家。过去每当有矿难
发生时，我们总能在电视上看见那些身穿
橘红色救援服、戴着头盔面罩、背着氧气
瓶的矿山救护队员的身姿，他们义无反顾
地深入到死亡地带，把生还的希望带给那
些身处地狱边缘的人。每当他们从死神手
里拯救出一条生命，便斩断了一条由眼泪
淌成的哀伤之河，撑起了一个家庭头顶上
晴朗的天空。这些和平年代的英雄，看上去
和你我一样普通平凡，但他们却是最能掂量
出生与死孰轻孰重的一群人。很多时候，别
人的生命，比他们自己的更重要。

屈宝柱属于那种永不服输的汉子，救
援工作的挑战性正契合了他要强的性格。
他年轻时受过专业的柔道训练，2002 年从
一所大专体校毕业后，入伍当兵，在内蒙
武警特勤支队服役。2005 年退伍后，先是
应聘在公安系统当擒拿教练，每月有不错
的收入。到 2006 年，神东煤炭集团招工，
有3个部门供他选择——环卫、城建和矿山
救护，他挑选了最危险的岗位，当上了一
名救护队员。我问他，为什么不选比较安
全的岗位？是因为工资更高吗？他说不
是，干救护队员收入并不高，但习惯了军
事化的生活：住集体宿舍，准点吹号起
床，出操点名，训练竞技，纪律严明；工
作生活中，队员相互帮助依托，有着兄弟般
的生死情谊。当救护队员，虽然不穿军装了，
但就像还在部队上一样。他说，喜欢有挑战
性的工作，喜欢能带来荣誉感的职业。

的确，走进神东救护消防大队的院
子，就像到了部队营房。宿舍里的被子叠
成标准的“豆腐块”，整齐划一、井然有序。
在不出警的日子里，他们不是在训练，就是
在学习救护知识。队员们天天在一起摸爬滚
打，汗水流在一起，友情也浇筑在一起。

我当然更希望听到矿山救护队员们救

人于危难的故事，但这些出生入死的经历
从屈宝柱嘴里说出来，就像讲述寻常工作
一般平静、自然，没有多少夸耀，只有简
洁清晰的叙述，连形容词也不多带一个。

2017 年 4 月 19 日，陕西省神木县大柳
塔镇板定梁塔煤矿发生透水事故，6名矿工
被困井下，生死不明。神东救护消防大队
接到命令后，用最短时间赶赴事故矿井。
这次事故是因为井下放炮炸穿了地面的一
个废弃的巨型蓄水池，大量的水涌入巷
道，瞬间就把在井下作业的6名矿工堵在了
巷道里。屈宝柱和他的战友们在这次救援
行动中担负的是最为危险的搜救任务。地
面参加救援的人们忙着铺设管道往外抽
水，救护队员们则下井蹚着齐腰深的水，
背负着几十公斤的救援设备，在黑黢黢的
巷道里摸索着前进。按照救援规范条例，
水至膝盖处则不能进行搜救，但队员们心
里想到的是和 72 小时黄金救援时间赛跑。
每拖延一分钟，受困矿工兄弟的生命就增
加一分危险。他们几次下井，都被快要淹
到巷道顶的水堵了回来。时间在一分一秒
地流逝，地上的人们心急如焚。直到4月22
日凌晨，经过大力抽排水，巷道里的水位
明显下降，救援指挥部命令屈宝柱他们穿
上水皮裤、救生衣，携带两只橡皮筏，在
大队长助理杨三的带领下下井搜救。屈宝
柱告诉我说，他们下去了9名队员，各司其
职，有领队指挥、记录绘图员、气体检测
员、创伤急救员、清障员、联络通讯员
等。救援如同上战场，是生与死面对面的
博弈，容不得半点闪失。屈宝柱作为副中
队长，必须走在最前面。越往巷道深处
走，水就越深。这是在黑暗的地狱深处行
走，谁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突发情况。
也许黑暗中水突然会从什么地方涌来，也
许会遭遇冒顶，也许空气会变得稀薄，或
者有害气体弥漫过来。死神就在他们身
边，但没人畏惧。在一处凹型地段，水深
到几乎要没过他们头顶，按救援安全规
程，他们完全有理由撤出，但他们想到的
只是再往前搜救一步，希望也就多一点。
队员们摸索着踩在巷道里的运输带上，手
擎着巷道顶的电缆线，一步一步地向前搜
救。屈宝柱说，因为巷道里水太深了，水
皮裤已经起不到防水作用，水从脖子处漫
进全身，加上身上背负着氧气瓶等救援设
备，负重更大，在水里行走了几百米，比
跑几千米还消耗体力，每个人体能都到了
极限。但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就出现在你咬
紧牙关坚持到最后的那一瞬间，他们终于

在一个避难硐里找到了幸存的6名矿工。当
确定6个人都还活着时，屈宝柱说，当时大
家都哭了。我也哭了，眼泪止不住往下
流。我的队员们也哭了，在地面上指挥救
援的董事长、总经理，还有那些干了几天
几夜的人们，都激动得哭了。

后来看这场救援的专题采访录像，神
东救护消防大队的大队长张日晨面对镜
头，在述说终于找到6名遇险矿工时，还激
动得泣不成声。我当时有些不理解，这种
情况下，被救者终于被施救者从死亡边缘
一把拉了回来，激动得哭情有可原。而这
些施救者，他们哭什么呢？

神东救护消防大队自 1989 年成立以
来，已参加了 3275 起救援行动，其中地面
救援 3108 多起，井下救援 167 起，挽救了
481 条生命。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个矿山
救援队，神东煤炭集团每年投入多达 1 亿
多资金。张日晨告诉我说，神东煤炭集团
煤炭开采水平先进，多年没有发生过井下
安全事故。如果神东救护消防大队只为本
公司服务的话，那么他们几乎是英雄无用
武之地。他们所有的救援行动都是在为社
会做奉献。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神东救
护消防大队在本地可谓有口皆碑。地面救
援中交通事故救援最多，此外社会上的火
灾、水灾以及抗洪抢险等突发意外情况的
救援，他们都是当仁不让地冲在前面。几
乎每隔三四天，这支矿山救援队就要披挂
出征。

屈宝柱说，他们每次下井救援，都要
在一份提前写好的类似“遗书”的书面材
料上签字，如果他们牺牲了，那就是留给
亲人的最后遗言，每个人说给家人的话都
不一样。我试着问屈宝柱，能否告诉我，
你是怎样写给妻子的？这个在死亡面前无
所畏惧的汉子犹豫了片刻，才略带腼腆地
说，大概就是，如果我回不来了，你要好
好照顾自己。要是能平安归来，我就会更
加爱你，爱我们这个家，可是当你看到这
张纸条时，我已经没有机会了。对不起。
他说完后，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有些羞涩
地把脸转向一边。

或许我不该打探一个救护队员内心深
处的柔情和眷念，我希望屈宝柱的妻子永
远不要看到这些话，尽管我也知道，他们

能从事这份职业，早就有足够的勇气面对
生离死别。矿山救护队员们的父母、妻
子，哪个不为自己的儿子、丈夫担心呢？
他们出勤时，从来不会告诉家人，完成任
务回来，哪怕刚刚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
面对家人的过问，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上
两句。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总是把所有的
危险挡在自己宽阔结实的背后。也正因
此，他们对家人的爱，对生活的责任，与
常人有不一样的理解和担当。我问屈宝
柱，你妻子支持你的工作吗？他直截了当
地回答：不支持。过去我们经常吵架。我
的办法是抽身离开，不与她吵。屈宝柱感
到最对不起妻子的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
生时，他正在井下参加救援，妻子打了十
几个电话都没有接到，因为有规定，电话
是不能带到井下去的。待他升井出来，孩
子已经出生了。妻子赌气的一句话“要你
有啥用”，让屈宝柱许久无言以对。

我不知道作为一个丈夫，他如何去弥
补对妻子的亏欠，又如何去安抚家人那颗
总是忐忑不安的心。屈宝柱说他过去从不
会做饭，现在休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下
厨房为妻子做一桌可口的饭菜，尽量多陪
陪父母和孩子。矿山救护队的工作性质决
定了队员们 15 天一个轮班，在战备值班
时，24 小时都得待在救护队的集体宿舍
里。屈宝柱每天晚上都跟家里通个电话报
平安，如果没有电话打回去，那一定就是
出勤救援去了。屈宝柱说过去爱人的电话
还会追打过来，现在已经不打了，因为她
知道打了也没用。一个妻子的沉默，也许
就是对丈夫工作的最大支持吧。

自到神东救护消防大队工作以来，屈
保柱已参加了大大小小 1000 多次救援行
动。在地底深处的水里救人，在火里救
人，在瓦斯里救人，在变形扭曲的肇事车
辆里救人……那些被他施予援手的人，他
都不认识，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要索取什么
回报。板定梁塔煤矿透水事故的救援被业
界称为创造了一个救援奇迹，但屈宝柱和
他的队员回来后还做了3个月检讨。因为他
们违反了救援安全操作规则，在水还很深
的情况下冒死前进。可是要等水退到符合
安全标准的情况才下井救援的话，至少要
一个星期。他的大队长批评他道，你有没
有想到万一你的小队出现伤亡，你怎样向
队员们的家人交代？你出了什么事，我又
怎么向你的家人交代？屈宝柱无法回答这
些问题。他只知道，只要有一线希望，他
就不会放弃，不会退缩。

屈宝柱是蒙古族，而且是蒙古族中的
达尔扈特人。这个部落忠诚地为成吉思汗
守陵近 800年，现在大约还有 2000人。“达
尔扈特”是蒙古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担负神圣使命的人”。屈宝柱说，我们的
救护队员都有很强的荣誉感、责任感，都
感到自己从事的是最为神圣的工作。

我认为他说的不是场面上的套话，如
果人能将自己从事的职业上升到神圣的高
度，那么他就一定会无比忠诚、勇于奉
献、不惧牺牲。在神东救护消防大队，像
屈宝柱这样的救护队员看上去那么纯粹谦
逊、克勤恪守。在陌生人面前他们或许会
腼腆，但在死亡面前，他们却毫无惧色。

所谓“担负神圣使命”，实际上就是这
些人面对危险时，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
勇敢地向前迈出了那一步。

家 人 都
外 出 了 ， 我
独 自 在 家 。
临 近 中 午 ，
走 进 厨 房 ，
在 天 然 气 灶
台 上 轻 轻 一
拧 开 关 ， 啪
地 一 声 ， 冒
出 了 一 簇 蓝
色 的 火 苗 。
工 夫 不 大 ，
一 餐 饭 做 好
了。

这 灶 上
的 火 ， 叫 烟
火 ， 虽 然 现
在 已 没 了
烟 。《庄 子》
里 边 那 位 姑
射 仙 子 吸 风
饮 露 ， 谓 之
不 食 人 间 烟
火 。 这 烟 火
就 是 指 我 们
凡 夫 俗 子 点
火 做 饭 。 饮
食男女，吃饭是第一等大事。有人的地方叫
人烟，繁衍后代叫烟火相续。

尽管不怎么下厨，但灶间的烟火与我人
生的进程密切相关。

10 岁以前我是在冀南平原一个叫湾子的
村庄度过的。那时家里做饭用的主要燃料是
柴火，即庄稼收获之后的秫秸、麦秸、棉花
柴梗、玉米棒芯等，有时也用树枝、锯末、
废木头，总之烧的是植物。秋收过后，大量
的玉米秸秆斜靠在围墙上，层层叠叠。秫秸
和墙之间的缝隙形成了一个暗道，是我们捉
迷藏最好的藏身之处。锅灶和土炕连在一
起，在房顶上方垒着烟囱。到了饭点，家家
屋顶炊烟袅袅。

后来到县城上学，住在父亲单位的宿
舍。屋子里用砖砌着一个方形的煤炉，平时
将煤粉和成泥，填在灶膛封起来，只留一条
火眼，到做饭的时候，用火镩捅开，火苗就
升起来了。煤炉是做饭、取暖两用。为防止
煤气中毒，炉子上方用轻薄的铁筒做成排气
道从窗户伸出屋外，晚上睡觉时，将喇叭状
的铁筒口罩在炉子上面。到了夏季，天气热
了，就在屋子外面搭一个简易厨房，炉子盘
在里边，有时热气从敞开的窗户透进来，屋
子就变成了蒸笼。尽管做饭的条件有限，但
免去了捡拾柴火之苦。

1984 年，我大学毕业，分到邢台市一所
高校任教，单位在筒子楼给我分配了一间房
子。结婚生子，小日子由此开始。那时，灶
火做饭、取暖的两用功能已分开，冬季取暖
有暖气管道，灶火的燃料还是煤，但由煤
粉、煤块变成蜂窝煤了。灶具是一只铁皮炉
子，放在楼道里，家家如此。每到饭点，便
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宿舍楼西面是一片空
地，我们这些青年教师经常在这里脱蜂窝
煤，无论谁家的活儿都一起干。从煤场买回
煤粉，加上适量的胶土，用水和成干湿适当
的煤泥，用托模杵几下就一个。大家边干边
说说笑笑，时间不长，一大片蜂窝煤就铺成
一地。到了饭点，召集大家在家里炒几个
菜，喝上几杯，真是其乐融融。

10 年之后，我住上了单位集资兴建的单
元房，再做饭时，灶火由烧蜂窝煤变成烧液
化气了。拧开液化气罐阀门，脉冲点火，嘭
一下，火苗蹿出来，火力大小可自由调节，
急火文火悉听尊便，一罐大约能烧一个月，
人间烟火终于不再有烟。这一年正是我的而
立之年，事业上培根筑基站稳了脚跟。那
时，晚上整座大楼最后熄灭的灯一定是我的
房间。我不断给自己补充“燃气”，让青春的
火焰烧得更旺一些。

1998年初春，我调到省城报社工作，3年
后妻儿与我在石家庄团聚。我在河畔买了一
套宽敞明亮的新居，开启了省城市民新生
活。“人间烟火”也由液化气升级为天然气，
管道入户，安全环保，无烟无尘，不用再操
心气何时用完，不用再跑出去购买。从此，
我为灶间拾柴火、捡煤核、脱煤球、驮液化
气罐的劳动史就此终结。

柴火—燃煤—液化气—天然气，这4种烟
火方式，恰好印证了我从村庄到县城、从地
级市到省城的4段人生历程，也从一个侧面见
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节节高。

那一簇簇或红色或蓝色的烟火，是人间
最亲切最温暖的光亮，它抚慰了我的肚腹，
映照了我的前行之路。

本期华文作品版
推出 3 篇作品。范稳

《忠诚与奉献》 把目
光聚焦于我们知之甚
少 的 一 个 英 雄 群 体
——矿山救援队。神
东救护消防大队布尔
台中队副中队长屈宝
柱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代
表，他不惧牺牲、以
救人为神圣使命的精
神让人读后久久难以
平静。刘江滨 《那一
簇温暖的烟火》 从自
家烟火的变迁中，看
到了几十年来中国人
民生活的蒸蒸日上，
让我们感受到好日子
的实实在在。林纾英

《在黄河口与芦花不
期而遇》 写黄河口湿
地生命的精灵，在摇
曳的芦花中，作者发
现，人的灵魂也有着
与它相似的姿彩与风
致。

——编 者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纪实

忠诚与奉献
□ 范 稳

那
一
簇
温
暖
的
烟
火

□

刘
江
滨

在黄河口与芦花不期而遇
□ 林纾英

征
文􀃊􀁉􀁔
征
文􀃊􀁉􀁔

《芦 花》 林风眠绘

《灶 台》 马百齐绘

《矿 工》 韩春生绘

《破 晓》 周 刚绘


